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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爱丽丝》的疾患书写与照护伦理

刘坤
（南京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１２）

摘　要：小说《依然爱丽丝》的表层文本对疾患的“妖魔化”与潜藏文本对疾患的“美化”不仅共同揭示了关于阿尔茨
海默病的“真相”，还关联着作品的批判向度和小说叙事的伦理之维，借此亦可窥见该作如何构成吉诺瓦参与阿尔茨海

默病的“两极化”之争以及表达其对于疾患引发的照护问题的反思这一重要场域。吉诺瓦传达的照护理念与阿瑟·克

莱曼提出的人文主义照护观不谋而合，小说中构建的照护伦理也为后者的医学人类学实践提供了文学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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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是医学领域出现“神经学转向”的时
代。相较于癌症等已在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领域

取得 突 破 性 进 展 的 疾 病，阿 尔 茨 海 默 病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等“病因不明且无法治愈”①

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不仅是当下医学界的研究

热点，亦愈发受到文学创作者的关注。同为神经

病学专家和畅销书作家的吉诺瓦（ＬｉｓａＧｅｎｏｖａ）
迄今创作的五部小说均是关于神经疾患的书写。

如果说神经科学“将彻底改变我们对自我、文化

以及社会的认识”②，吉诺瓦更为关切的则是神经

科学与文化、社会形成的“共谋”关系如何影响人

们看待疾病的方式。她的小说处女作《依然爱丽

丝》（ＳｔｉｌｌＡｌｉｃｅ，２００７）聚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疾患体验，被知名出版人博伊考特 （Ｒｏｉｓｅ
Ｂｏｙｃｏｔｔ）称为“迄今最精准地记录阿尔茨海默病
人内心世界的小说”③。问题在于，该作的表层文

本聚焦阿尔茨海默病本身的特性，为真实再现疾

病的神秘和恐怖而将女主人公塑造成“经历着可

怕的衰退性变化的哥特式受害者”④形象，但其在

潜藏文本中反复强调的“忘记一切也不会忘记

爱”似乎又让作品落入了“美化”疾患的俗套。这

样一部先“妖魔化”后“美化”阿尔茨海默病的“左

右摇摆”的作品何以赢得评论界一边倒式的好

评？如此自相矛盾式的疾患书写是否是初涉文坛

的吉诺瓦在创作上的败笔亦有待进一步论证。本

文以此为出发点，将小说《依然爱丽丝》置于阿尔

茨海默病的“两极化”再现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

考察吉诺瓦如何让“哥特式受害者”的形象成为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病耻感的文学修辞，并使之

关联起小说的批判向度和小说叙事的伦理之维，

解密《依然爱丽丝》如何构成吉诺瓦参与阿尔茨

海默病的“两极化”之争以及表达其对于疾病引

发的照护问题的反思的重要场域。

一　阿尔茨海默病的“妖魔化”再现与
照护的危机

阿尔茨海默病的出现始于 １９０７年德国精神
病学家阿尔兹海默（Ａｌｏｉｓ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在一名病患
的脑部发现了异于常人的淀粉样斑块与神经元纤

维缠结（ｔ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ｑｕｅｓ）。这一国际公认的阿
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发生机制至今仍是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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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未解之谜，也因此为文学家乃至科研工作者

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著名解剖学家布拉克

（ＨｅｉｋｏＢｒａａｋ）将缠结视为某种“阴魂不散”的存
在，他写道，“在亲代细胞完全退化后，神经元纤

维缠结物质会以神经元外缠结‘幽灵’或‘墓碑’

的形式在［人脑］组织中存在数年，留下神经元被

摧毁的印记”①。同样地，文学家在讲述阿尔茨海

默病的故事时会习惯性地赋予作品以哥特式的神

秘与恐怖。《依然爱丽丝》的故事开始前，叙述者

这样说道：

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她大脑中离

耳朵不远的区域，就已有神经元开始死

亡，然而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悄然

进行，她不可能感觉得到。有人会认为，

是巨大的隐患导致神经元开始自我毁

灭。然而，不管是分子的谋杀还是细胞

的自杀，它们都没能在临死之前警告她

日后将要发生的事。②

这段文字不仅营造了小说的哥特气氛，也预

示了主人公即将陷入“危机四伏，鬼影??”③的

境地。待爱丽丝出场后，诸如演讲时突然卡壳、在

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迷路等一系列令人匪夷所

思的事件迫使爱丽丝像哥特小说中被“鬼魂、幽

灵或怪物”等纠缠的人物那样尝试去破解“无法

再被遮掩的悬案”④。

从更年期症状到疑似脑瘤，再到神经科确诊，

这个最终浮出水面的“怪物”不仅让刚满５０岁的
爱丽丝大惊失色，也让读者不寒而栗，因为患上以

认知衰退为主要病症的人恰恰是全美认知领域的

权威人士。这似乎在暗示任何人都有罹患阿尔茨

海默病的可能。考虑到吉诺瓦曾在 ＴＥＤ演讲中
开门见山地说过，“８５岁以上老人患此病的概率

高达５０％，即便你不是那 ５０％中的一员，你也会
成为另外５０％的照护者”，小说此处的反讽情境
还在引导读者去思考疾患背后更为紧迫的现实问

题，即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护问题。故事伊始爱丽

丝习惯性地帮助丈夫寻找眼镜的一幕暗示了她的

家庭照护者身份，但很快她就会成为被照护者，丈

夫也将变成照护者。如小说预示的，在全球老龄

化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今社会，“这场熊熊大火会

吞没所有人，没有人能幸免于难”⑤。

小说开篇以爱丽丝确诊预示了一场关乎照护

的危机，此后则通过塑造一个非典型的“哥特式

受害者”形象来揭示具体的照护问题。随着病情

的发展，爱丽丝开始在家中迷失方向，还会将家中

铺陈多年的黑色地毯认成令她惊恐万分的“黑

洞”。小说多处采用傍晚、夜幕等阴暗的色调来

描绘爱丽丝独处的情景，仿佛也在呼应她脑中的

“黑洞”。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几乎被“黑洞”吞噬

的“精神错乱的新世界”⑥，就连日常穿衣都要发

出“富有诗意的、对痛苦的肢体表达”⑦的爱丽丝

与哥特小说中那些“被困于黑暗的迷宫中……焦

虑踌躇、进退两难”⑧的女性人物已并无二致。然

而，爱丽丝却没能像哥特小说中被囚女性那样等

来拯救她的骑士。博厅（ＦｒｅｄＢｏｔｔｉｎｇ）发现，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激进的政治运动影响了２０世纪晚期的
哥特小说创作，使之出现“价值观的逆转”，譬如

在《染血之室》（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ｙＣｈａｍｂｅｒ，１９７９）中，拯
救女主人公的骑士揭下面具那一刻读者才发现骑

士是女孩的母亲，“女性人物代替了父亲或与他

类似的男性英雄或未来的女婿……权威遭到质

疑”⑨。《依然爱丽丝》的第二层反讽情境中出现

了同样的逆转与质疑。本应最早发现爱丽丝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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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枕边人，哈佛大学癌症生物学家约翰丝毫没觉

察到妻子的异常，反倒是身为演员的女儿很早就

觉得她不太对劲。本应成为依靠的生物医学权威

在得知妻子患病后却表现出她“从未见过的深切

的悲痛和惊慌”①，在妻子每况愈下之际整日躲在

实验室。最讽刺的是，约翰明知户外运动对爱丽

丝有益却拒绝给予陪伴，明知爱丽丝已病入膏肓

却仍为了晋升试图将她带去陌生的城市。

在此，小说再次在对疾患的“妖魔化”再现中

制造反讽情境来进一步揭示阿尔茨海默病人的家

庭照护和医疗照护问题。要理解此处反讽的深

意，可通过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克莱曼

（ＡｒｔｈｕｒＫｌｅｉｎｍａｎ）照护同为阿尔茨海默病人的妻
子琼的亲身经历进行管窥。克莱曼在《照护》

（ＴｈｅＳｏｕｌｏｆＣａｒｅ，２０１９）中坦言，即便他“在照护
这个问题上写了很多文章，上了很多课”，他也

“没有照顾过［他］的家人和［他］自己哪怕一分一

秒”②。因此在妻子患病后，克莱曼也一度和小说

中的丈夫一样建立“典型防御机制”，用工作填满

自己的时间，以此让照护病妻这件“事情变得简

单”③。同样地，与爱丽丝本是一对佳偶的约翰之

所以如此冷漠无情，也全然因为他还没有做好成

为家庭照护者的准备。与此同时，约翰的医学权

威身份赋予了小说中的逆转与质疑以批评的

向度。

《照护》中的妻子和爱丽丝一样几经波折才

最终在一位“老同事”那儿确诊。可“老同事”很

快就把克莱曼夫妇介绍给专攻此病的年轻同事，

此人几乎闭口不谈“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究竟

会发生什么？而［他］们为了未来需要寻求怎样

的实际帮助”，且和《依然爱丽丝》中的医生一样，

要求每六个月见一次病患，言下之意是“她只会

成为琼的观察者”④。这么看来，不论是家庭中习

惯被照护的丈夫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专业医者，都

未做好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准备。在此我们

可以理解约翰以生物医学领域权威的身份出现在

小说中的深意，即以他为代表的权威和专家过多

地关注冰冷的医学指标、数据，以至于对“照护这

个领域极为陌生，好像是一位几乎已经被遗忘的

远方亲戚”⑤。小说中反复提及约翰为了完美的

实验数据动辄彻夜不归，而现实中接诊琼的年轻

专家也只关心琼能否参与临床试验。然而，就阿

尔茨海默病而言，一切技术层面的治疗都显得苍

白无力，就连临床上使用最多的两款药物也只能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症状，并不能延缓病程

发展。一言以蔽之，照护之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的意义远大于治疗，但家庭照护者和专业医疗人

员都没有做好应对这场照护危机的准备。

至此，《依然爱丽丝》在表层文本中一方面借

助“悬案”、女性受害者等哥特元素“真实”再现了

阿尔茨海默病“妖魔化”的一面，另一方面却通过

在哥特叙事中制造反讽情境将读者引向疾患本身

所关联的更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即对于病患的照

护问题。小说中理应让人感到神秘可怕的“妖

魔”故而变得有名却无实。吉诺瓦借此引导读者

去探寻小说想要揭示的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真

相”，即真正让疾病“魔化”的并非病症本身，而是

社会赋予阿尔茨海默病的污名，比被“妖魔”纠缠

更可怕的是堪比“活埋”的对病患人格的剥夺和

人性的否定，小说的潜藏文本对此做了进一步

说明。

二　阿尔茨海默病的“真相”与被照护
者的“在场”

吉诺瓦在《依然爱丽丝》的潜藏文本中清晰

地勾勒出爱丽丝背负病耻感的心路历程。爱丽丝

在确诊当日便领到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评估

表》，表中列举的行为让她倍感羞耻，以至于作为

受害者的她此后都要怀着某种歉意生活。让爱丽

丝感到羞耻的并非只是末期患者无法自理的生活

状态，更是疾病加之于她的“打上耻辱的印迹”⑥

的新身份，即戈夫曼（ＥｒｖｉｎｇＧｏｆｆｍａｎ）所说的“受
损的身份”（ｓｐｏｉｌｅ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用爱丽丝的话来表
述，这是和《红字》中海斯特胸前佩戴的红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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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耻辱的“我们的红色 Ａ字”①，患者“一旦被
贴上［这个］标签，即便正常的行为也会被解释为

病程的不同阶段……鲜少再有机会开展任何有意

义的活动”②。

在医生那儿，适才确诊的爱丽丝已然等同于

丧失行为能力的晚期病人，所以医生张口便责问

她为何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就医。在同事那儿，

爱丽丝成了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异类”。大部

分时候，爱丽丝的同事不想也不会遇到她。然而，

当正常人与身份受损之人不可避免地共处一室，

“尤其是当他们要共同展开对话时……双方［便］

会直观感受到羞耻感产生的前因后果”③。在午

餐研讨会上，爱丽丝一如既往地坐在最前排的位

置，“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识就是［她］所理解的

‘正常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的享有均等机会

的正常人”④，其他人却宁愿承受来回倒腾餐具和

纸笔的不便也不愿坐在她身旁。为证明自己依然

能胜任学术工作，爱丽丝在提问环节第一个举手

发言。关键的一幕发生在她再次发言时。爱丽丝

并未意识到自己说了同样的话，是现场听众“肢

体动作透露出［的］尴尬和恐惧”⑤让“耻辱的印

记”得以显现，令她遭遇“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

性死亡”⑥。家人心中的爱丽丝也逐渐沦为被“评

估表”中的评估量级抽象化的人，故而在是否搬

到纽约这件于她极为重要的事情上，丈夫和孩子

“就这样谈论着她，就好像她没在场……当着她

的面，好像她的耳朵聋了一样；他们谈论着她，却

没有让她参与”⑦。

如果说“疾痛的本质”在于让患者“过去的种

种、家人的过往、文化与社会……各种社会联系与

社交关系等与人格有关的一切变得不堪一击、转

瞬即逝”⑧，阿尔茨海默病之于爱丽丝最残忍之处

便是人将不“人”，即他人在其自我意识尚存之时

对其人格的剥夺和人性的否定。阿尔茨海默病因

此正应了桑塔格所说的“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是那

些被认为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的疾

病”⑨。这亦是小说所揭示的关于阿尔茨海默病

的“真相”。由此回溯小说表层文本中那个“哥特

式受害者”形象可以发现，将爱丽丝“困于黑暗的

迷宫中”的并非妖魔般的疾病，而是暴力地将她

归为异类的同事或将其等同于被医疗数据及指标

抽象化的人的医护人员与家人。爱丽丝最大的威

胁与其说来自那个被“妖魔化”的阿尔茨海默病，

毋宁说源自照护的缺失。从这个角度去体认小说

表层文本与潜藏文本的相悖之处，便可读出《依

然爱丽丝》的伦理之维。

爱丽丝在潜藏文本中凭借“一己之力”成立

了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互助小组。当她在全

球“失智症关爱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曾经那个惯

于面对数百名听众谈笑风生的学者仿佛又回来

了。表面上看，这一切与经历了严重功能丧失以

至于生活都无法完全自理的爱丽丝显得“格格不

入”。事实上，爱丽丝是为了挣脱困住她的“黑暗

的迷宫”而去寻求“同类”来证明自己不是怪物一

般的“异类”。她在国际会议上为病友，亦为自己

发声的过程不仅是她修复“受损的身份”的过程，

更是能够激起人们的伦理行为和同理心的爱丽丝

的“自救”。这个“自救”过程的伦理意义在于它

向照护者证明了爱丽丝作为被照护人的“脑子里

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瑏瑠的“在场”。克莱曼认

为，他之所以能够坚持照护病妻长达十年之久，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在场

的”瑏瑡。琼的“在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她从

未放弃过对自己的照顾，其二是对于他人尤其是

克莱曼的照护，琼总能给予温暖且充满感激的回

应。这种回应无非就是克莱曼在书中反复提到的

几句“你可以做到的，阿瑟！你能行的！”或“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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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 刘坤：《依然爱丽丝》的疾患书写与照护伦理

么糟糕，我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①，克莱曼却会

因此备受鼓舞，因为这些能够体现琼生病前的善

良坚韧的只言片语意味着她原本的人格特征并未

被吞没在疾病的泥潭中。

同样地，小说中爱丽丝坚持成立患者自助组

织的过程就是典型的自我照护。与病友分享故事

时收获的自己仍是正常人的感受照护着爱丽丝的

心灵。她重新以爱丽丝·豪兰博士的身份站在演

讲台上，呼吁大家“直视［他］们的眼睛，和［他］们

面对面交谈……一起努力”之举，不仅是对自己

和病友的照护，也是她那尚未消逝的自我，那个

“能感受、理解并配得上［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

爱和喜悦……肩膀可以让［家人］在哭泣时依

靠……双臂可以拥抱其他失智症病友”的“真正

的［爱丽丝］”对家人的照护的回应②。这些自我

“在场”的瞬间帮助爱丽丝的家人打破“认知功能

衰退等同于人性的消退”③的偏见，让他们意识到

这个因记忆丧失而时常让人备感陌生的爱丽丝

“依然爱丽丝”，他们的照护行为因此变得有意

义。如克莱曼所言，照护者因为这些瞬间意识到

自己之于被照护者的伦理责任，也由此收获“继

续前进所必须具备的动力”④。

三　照护的“关系”与阿尔茨海默病的
代际救赎

如果说《依然爱丽丝》中爱丽丝的“哥特式受

害者”形象与其对抗病耻感时的“在场”构成了小

说表层文本与潜藏文本“自相矛盾”的一个面向，

其另一面向则体现在作品对于母爱的“过度”渲

染。叙述者在小说后半部分多次进入爱丽丝的内

心世界，倾听这位病人，亦是母亲的内心独白。她

明知自己行将就木却还憧憬着“能活着看到安娜

的孩子……看到莉迪亚出演一部让她引以为傲的

作品……看到汤姆坠入爱河”，明明已经认不出

女儿们，却还“想象着把［孙辈］抱在怀里”，而在

她绞尽脑汁终于理解孙女出生的消息时，她的第

一反应是“他们不会像我这样得阿尔茨海默病

吧”⑤。这种“忘记一切也不会忘记爱”的设定在

《妈妈！》⑥等影视作品中极为常见，且都被诟病为

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过度“美化”。如果说《妈妈！》

这类作品的刻意“美化”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这个特殊群体并给予他们包容与

关爱，《依然爱丽丝》此举则是为了构建一种照护

的伦理。病人爱丽丝反复展演爱的过程与其说在

凸显母爱之伟大，毋宁说是为了说明“关系”之于

照护的核心作用，即克莱曼所强调的，“照护，说

白了，还是落脚于‘关系’二字”⑦。爱丽丝在小说

的最后之所以得到家人的悉心照护，很大程度上

要归因于她在病程中很好地维系并升华了其与家

庭照护者，尤其是与两个女儿的关系。

小说刚开始时，爱丽丝与女儿们的关系谈不

上融洽。最聪慧的小女儿莉迪亚为了成为演员而

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如此不顾一切地逐梦被爱丽

丝视为草率之举。大女儿安娜虽如母亲期待的那

样成了豪兰家最成功的女儿，却也极为不满母亲

对她人生的干涉。在爱丽丝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安

娜推迟生育计划时，安娜却像对母亲宣战一般在

家庭聚会上主动谈起人工授精的细节。然而，随

着爱丽丝的病情愈发严重，她反倒能够放下偏见，

以纯粹的母亲的身份表达对女儿的爱与关切，而

女儿们眼中的爱丽丝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

而是深爱着她们，更需要她们去照顾的母亲。在

与莉迪亚一同研读剧本、分析剧情的过程中，爱丽

丝收获了“女儿对她的尊重、信任和爱”⑧，因此哪

怕是到了爱丽丝被莉迪亚的表演感动得热泪盈眶

却认不出台上的女演员正是自己女儿的那一刻，

母亲于女儿而言依然“在场”。

据统计，得到良好照护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会有最长约二十年的生存期。然而，患者病情极

易反复、不可预测等特征却会给此病的照护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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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极大困扰。被照护者每况愈下的自我照护能力

以及逐渐消逝的自我必然会让这项漫长且艰巨的

照护工作难以为继。照护得以延续的另一关键因

素在于照护中的“道义互惠”①，即照护关系中受

益的不仅是被照护者，还包括出于道德责任承担

了照护工作的照护者。在照护妻子的十年中，克

莱曼坦言他并未被其中的“痛苦与失望”“失败与

疲惫”击溃，反而变成了“更好的人”②。对妻子的

照护教会了他“如何生活，如何照顾自己，如何照

顾家人”，更让他从霸道地苛求他人，不断透支自

己身体的工作狂变成了“更有人情味的人”③。如

同照护之于克莱曼的馈赠在于让他成长，《依然

爱丽丝》中的女儿们也在对母亲的照护中得到了

重塑。莉迪亚不再任性地逐梦，而是申请了大学

并选择就读于离家更近的学校以便照顾母亲，此

举不仅是在回应他者的要求，也是莉迪亚对自己

人生的照护。已为人母的安娜亦不再只顾及自己

的感受，而是成为联结家人以及护工组成的照护

网络的纽带。小说的最后，受到女儿们照护的爱

丽丝也参与了对安娜女儿的照顾，这一幕昭示着

爱丽丝携带的遗传性致病基因已从“家族诅咒”

变成了豪兰家三代女性用爱书写的代际救赎。

结语

归根结底，《依然爱丽丝》在对阿尔茨海默病

的“妖魔化”再现中揭示了照护在医疗卫生系统

中极度边缘化的现状。小说最后一章以醒目的加

粗字体“艾米里克斯临床试验失败”开始，而这款

虚构药只是无数有可能终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失败

的临床试验药物中的一例。吉诺瓦借此暗讽医疗

科研人员在资本驱动下一味地将注意力放在一劳

永逸式的药物研制上，从而忽略了亟待解决的阿

尔茨海默病人的照护问题。鉴于此，吉诺瓦提出

了建立以被照护者的“在场”和照护中道义互惠

的“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照护网络的治疗方案。

不可否认的是，医者出身的吉诺瓦在创作上也有

一定的局限性。或许是为了凸显爱丽丝依然葆有

的人格特质，小说对终末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极

具攻击性与极易失控等人格变化和行为问题进行

了较为理想化的处理。尽管如此，小说对于阿尔

茨海默病的“两极化”再现的回应揭示出人们对

于疾患的理解并非简单的生物过程，而是多重话

语交互影响的过程。医学、文学、人类学等多学科

智慧的交叉融合即便不能生成根治此病的特效

药，也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与照护者克服恐惧，走

出绝望提供了一剂良药。

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ＣａｒｅｉｎＳｔｉｌｌＡｌｉｃｅ

ＬＩＵＫ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１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ｄｅｍｏｎｉｚｅｄ”ａｎｄ“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ｏｖｅｒｔｐｌｏｔａｎｄ
ｔｈｅｓｕｂｔｅｘｔｏｆＳｔｉｌｌＡｌｉｃ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ｕｔｃａｎｂ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ｃ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ｒｅｂｙｃａｓｔ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ｏｎｈｏｗ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ｒｅｎａ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Ｇｅｎｏｖａｓｈｏｗｓｈｅ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ｈ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ａｒｅ．Ｔｈｅｖｉｅｗｓｏｎ
ｃａｒｅＧｅｎｏｖａｃｏｎｖｅｙｓｉｎＳｔｉｌｌＡｌｉｃｅ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ｃ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ＡｒｔｈｕｒＫｌｅｉｎｍａ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ｃ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ｓ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ｓａＧｅｎｏｖａ；ＳｔｉｌｌＡｌｉｃｅ；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ｒｅ；“ｄｅ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葛丽萍）

６６

①

②

③

阿瑟·克莱曼：《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姚灏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６０页。
阿瑟·克莱曼：《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姚灏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７８页。
阿瑟·克莱曼：《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姚灏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